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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八八直選」開始，香港的民主運動便聚焦在立法會和特首選舉雙普選的議題上；泛
民陣營中除了雙普選、平反六四和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三條議題意見一致，並且跟
建制派壁壘分明之外，便再沒有其他議題能夠突顯民主派的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
遺傳了殖民年代的骨質疏鬆症之外，在九七後更患上偏食症，變成一個單一議題的運動，
可謂營養不良。 
雙普選又可以被看成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太陽，而泛民這一極之鬆散的民主聯盟則一直環
政改一役中，民主黨突然在一夜間不但放棄了二○一二雙普選的競選承諾，連普選定義
和普選路線圖也放棄了，只提出一個改良版的區議會方案。曾經投票支持民主黨的選民
固然十分憤怒，感到被出賣；所有期望香港最終能達至雙普選的人除了錯愕、難以置信
之外，更會感到苦悶和鬱結，因為民主黨的做法有如木星突然脫離了太陽系，木星固然
不知去向，太陽系原有的「萬有引力」亦即時瓦解。但如果了解到香港民主運動既患了
 
民主黨既然認為群眾運動不管用，要達到雙普選唯有乞求北京恩賜。既然是恩賜，便不
能討價還價，那怕北京作出些微的讓步也要立即下跪，叩頭謝恩。不過責罵民主黨於事
無補，如果九七後民主運動患上營養不良症狀的診斷正確，那麼現在要做的便是馬上補
充營養。在那個傳聞中人人毫無怨言，逆境自強，只有正能量，沒有負能量的五六十年
代，香港的街頭隨處見到大排檔和賣熟食的流動小販；在那個年代只須像電影《花樣年
食環署對熟食小販採取零容忍，街上已不可能見到熟食小販；但要替營養不良的香港民
主運動補充營養卻必須召喚被趕絕的小販重返香港的街頭，而原因至少有五大點。 
（一）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 
地產霸權對社會的傷害罄竹難書（幸好剛出版了《地產霸權》一書），但這些年來泛民
各團體除了偶爾在立法會上提出質詢，對地產霸權一籌莫展、無計可施。雖然小販是社
會的弱勢社群，小販的靈活經營卻可以避開地產霸權的掣肘。正如安徒在〈「中年危機」
論政改〉所說，如果這一刻的民主運動有兩條路線，那麼一條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
民主」，另一條則是「鞏固政權管治認受性為首要目的的民主」（ 《明報》二○ 一○ 年
七月十一日）。安徒十分厚道，沒有指名道姓說什麼人屬第二條路線，但留意近日事態
的讀者必定可以自行判斷，倒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在實踐上除了普選之外，
是否還有其他可能？ 
普選之路原本已是關卡重重，現在民主黨竟然和當權者攜手，失驚無神推出一個不明不
白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普選之路更加難走。不過普選無非是為了「促進社會權力均衡」，
這些年來，小販一直在泛民眼前，但卻對各種打壓小販的措施無動於中。小販是弱勢社
群，卻有能力跟地產霸權周旋；成功抗衡地產霸權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一大步，
小販正好是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香港的大地產商在特首選舉和功能團體選舉足輕
重，普選一旦落實自可削弱地產商的影響力；但卑微的小販一樣可以運用靈活的游擊戰，
令地產商坐立不安。去年便發生地產商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制個別小販進入沙田新城
市廣場的範圍。雖然事件結果如何，未有見到報章報道，但已足以說明卑微的小販其實
擁有極大的能耐，連大地產商也徒呼奈何。 
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絕不稀奇，也不神秘，但意義重大。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
小販這群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是因為不明當中的重大意義，這也是小販足以為香
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二）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 
城市空間裏有什麼地方適合自己發揮一己之所長。小販的眼光不一定對，但判斷對的便
能在城市的一隅立足。 
最早的城市研究者把城市看成是一種生態系統，雖然這是一種甚為粗糙的見解，但以生
態學的觀點來分析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的作用卻甚有啟發。生態學認為在某生態系統裏，
除了買賣二手電器和電子零件的，還有一些是買賣古玩和精品的。 
不少收藏古玩和精品的人士定期到鴨寮街，雖然不一定買到心頭好，但到鴨寮街逛逛已
是生活的習慣。他們知道很多像他們那樣的業餘收藏家，百年歸老之後，家人大多將那
些收藏品整批拿到鴨寮街賣給地攤的小販。沒有小販便沒有古玩買賣的中介者，當然香
港不會缺少經營古玩買賣的商人，但鴨寮街這種充滿庶民色彩的城市空間卻全靠一些小
販，憑他們自己的眼光正確地判斷鴨寮街可以讓他們擺設地攤，買賣古玩和精品。同樣，
大笪地、女人街等城市空間全是由小販開拓的。 
小販是弱勢社群，又是政府花大筆公帑供養的小販掃蕩隊掃蕩的對象，但小販其實是開
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問題不只是忽視弱勢社群，更是忽
視了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牽涉的空間政治。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跟空間政治沾不
上邊，恰好在九七之後城市空間政治是地產霸權的主要的戰場，由重建到強拍；由「公
共空間」的爭議到「活化歷史建築物」和「活化工廈」的措施都關乎空間政治，也關乎
「明益地產商」的利益輸送，但過去十多年裏，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沒有觸及空間政
治，只是獨沽一味爭取雙普選。 
普選當然要爭取，但未有普選不表示要「繞埋雙手」，投閒置散；未有普選正好讓地產
霸權發動全面的空間政治，不但小販遭殃，連所有市民都舉步維艱。「公共空間」原來
毫無公共性，只可以進行一些「斷估唔會拉」的活動； 「歷史建築物」活化即私有化； 
重建的結果是「士紳化」，升斗市民無法在市區立足。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未能介入，
反觀卑微的小販卻敢於跟地產商周旋到底，這是卑微的小販已足以為民主運動補充營養
的另一原因。 
（三）帶領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間」 
（四）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 
（五）本土文化的生母 
鑑於篇幅所限，不能逐一說明以上三點；但提起小販，很多人立即會想到阻塞通道、亂
拋垃圾、不衛生，甚至如食環署的宣傳那樣「損害市容」。恰好是這種「中產想像」，當
民主運動提出要恢復流動小販發牌時，市民會譁然，民意會一面倒地反對。但群情洶湧
的時候正好是教育和帶領群眾介入空間政治，抗衡地產霸權的契機。市民的「中產想像」
其實就是地產霸權的一種表現，霸權（hegemony）又可譯作統識。霸權說的不是土豪
劣紳橫行無忌的行徑，霸權根本就是一套統識，要人們相信事情必然是這樣或那樣子，
沒有其他可能。地產霸權依恃的統識跟市民的「中產想像」異曲同工，互相呼應。當市
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小販開拓的城市空間反而成了不堪入目的景觀（eyesore），
政府高官和大財團的 CEO 關在冷氣房裏度橋構思出來的便是值得推崇的理想成市空
間。 
九七之後，豪宅之類的樓宇愈起愈多，而且遍布港九新界，無遠弗屆，除了因為地產商
財雄勢大，更是因為市民的「中產價值」。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也會認同
地產商興建的類豪宅就是他們心儀之選。這些年來，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忽視
空間政治，對地產霸權不斷坐大置若罔聞，徹底暴露民主黨吃六四老本和「為民請命」
模式的嚴重局限。其實社會上早已有各路零星的人馬介入空間政治，奮勇地抗衡地產霸
權；另一方面市民對地產霸權早有怨言，卻礙於上述「中產想像」，加入打壓小販的行
列，變相幫助地產商除去唯一天敵。在政改中，民主黨那種沒有原則的妥協其實是抵受
不了市民的「中產想像」，擔心市民對民主運動會漸漸失去信心，必須立即掙點成績沖
喜。民主黨的妥協說明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小販正好是突破
 
 
